
坚守中国道路自信：对英国国家认同危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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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认同是在社会建构下国民对自己归属于某个国家的确认和对国家的认

可，同时兼具维护国家利益的自觉意识。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作为一种集体现象的国家认同
是保障国家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在某些因素的催化作用下，民族认同却可能与之发生冲突。
本文以中国民族政策语境为观照，从比较视野出发，主要分析了英国苏格兰、北爱尔兰民族独
立问题的形成因素，同时探讨英国面临国家认同危机的教训及对我国如何更好地加强国家认
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守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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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埋下伏笔：联合王国构成民族貌合神离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口主要由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构成。历史上，在联合王国构建
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列颠”这一涵盖了国家身份和民族历史的共享符号将各构成民族黏合在一起，①从
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身份认同的难题。但随着二战后苏格兰、北爱尔兰等构成民族持续不衰的民族
认同的冲击，国家层面的不列颠认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以主权换发展的苏格兰
长期以来，英格兰人作为主体民族在社会事务中的各个方面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英格兰人与苏格兰

人虽然同居一岛，但两者间不但缺少共通之处，还因战争的频繁爆发而产生了深重的历史积怨。９世纪
英格兰和苏格兰先后建国，而英格兰常凭借自己较强的国力占领苏格兰领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苏格
兰国王詹姆士六世被英格兰指任为英格兰国王，两国实现了王位的联合，但英格兰在各方面依旧处于优
势地位。
１７０７年，苏格兰为了改变贸易萎缩和殖民投资失败的现状，同时出于安全角度考虑，与英格兰进行

协商，最终两国决定合并议会，建立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实际上，是苏格兰舍弃议会来换取自由贸易以
得到经济上的发展。在统一后的几个世纪中，苏格兰的民族认同并没有被不列颠认同消减。二战后，英
国国势渐衰，当年辉煌掩盖下的民族矛盾爆发，并且由于苏格兰法律、教育、宗教等制度的保留，几百年前
的历史积怨被描述成为现代苏格兰的集体记忆，要求更多自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独立运动越来越向政
治化和组织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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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２０１７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思想研究”（项目号：１７ＡＭＺ００４）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２０１５年度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项目号：１５ＪＺＤ０３４）“世界主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实践及对我启示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ｈｏｍａｓ Ｔ． Ｓｍｉｔｈ，“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ｖｏｌ． ６５，ｎｏ． １，２０１７．



（二）作为殖民地遗留问题的北爱尔兰
１２世纪，英格兰入侵爱尔兰，在征服爱尔兰人的过程中，曾殖民并屠杀爱尔兰人。１８０１年双方订立

《英爱同盟条约》实现合并，国名定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但爱尔兰人心中的仇恨依然存在，
不断爆发武装斗争。１９１８年，新芬党自己组建了爱尔兰议会，随后宣布爱尔兰共和国的建立，以寻求民
族独立。刚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迫于国力虚弱，于１９２１年１２月承认爱尔兰南部２６郡独立，同
时更改国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① 爱尔兰最终于１９４９年脱离英国，爱尔兰政府不断插手
北爱尔兰事务，提出统一南北爱尔兰的要求，但英国政府则认为北爱尔兰的归属应由北爱尔兰全体居民
决定。至此，北爱尔兰问题形成。而民族独立派与统一派一直存在的分歧也使北爱尔兰社会冲突不止、
战争不断。１９９８年英国政府与冲突双方签订《复活节协议》，各方同意北爱尔兰为英国的一部分，但依旧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北爱尔兰问题。

二、持续发酵：塑造统一国家认同的现实困境
一般来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民族国家形态出现前就已经成为或经济、或语言、或地域、或宗

教的某种“对他自觉为我”的共同体。在这种环境下，国家公民在国家的象征、传统、成就等方面具有共
同性认知，从而易在共同目标下结成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并对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表示高度认同。② 统一的
国家认同是构建民族国家的基础条件之一，而联合王国则是一个例外。首先，苏格兰同意合并是希望通
过牺牲主权以换取经济利益，而不是对共主分治的认同。其次，北爱尔兰作为英国殖民统治史的遗留问
题，要想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则更加艰难。

（一）利益盘结下的政党斗争
苏格兰独立问题有着深刻的政党政治背景。一战后，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出现，同时期以争取苏格

兰独立建国为政党目标的苏格兰民族党成立，苏格兰民族意识明显上升。二战后，在独立运动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苏格兰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民族分离的倾向越趋明显，自治空间越来越大，不仅拥有了发行
独立货币的权力，还取得掌控独立司法和教育系统的权力。工党为了与保守党争夺苏格兰地区的选票，
有意在选举中人为夸大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矛盾，通过煽动民族差别和制造民族矛盾来与保守党抗
衡。１９７７年，工党政府提出了苏格兰法案拟成立地方议会，同年１１月又提出权力下放议案，但都未获通
过。１９７９年保守党重新上台后，由于实行北海油田税收归属英国等强化中央集权的激进政策，与苏格兰
人之间的裂痕加深。此时，工党为争取和拉拢苏格兰地区的选民，宣布上台即成立苏格兰议会。２０１１
年，苏格兰民族党斩获地方议会过半数席位，其党首萨蒙德组建政府后明确提出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施政
目标。２０１４年保守党人卡梅伦为首相的联合政府为平息争端，同意苏格兰进行独立公投，公投虽未成
功，但苏格兰民族认同如脱缰的野马，越来越呈现出排他性特征，不列颠民族认同岌岌可危。在２０１５年
英国大选之前，工党在苏格兰不断宣称要使保守党下台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投票支持工党政府，然而，
工党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一系列煽动行为实际上给苏格兰民族党迎来了新的机遇。首先，加入了该党
的党员人数增加了４倍，达到１０万人。然而，最出乎工党意料的是自己在选举中的惨败。苏格兰民族党
赢得了在苏格兰选区５９个议会席位中绝大多数的５６席，而工党从４２个席位骤降至１席。对工党支持
的突然崩溃以及对苏格兰民族党支持的戏剧性增加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是保守党在１９９７年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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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爱战争后双方签订英爱条约，允许爱尔兰南部２６郡依《爱尔兰自治法案》在英帝国内成为一个自由邦，但仍需对英王效忠，北方６郡
也就是今天的北爱尔兰不参加爱尔兰自由邦，依旧归英国统治。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Ｋｅｌｍ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ＮｅｌｓｏｎＨａ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ｐ．
１７１ －１７３．



中在苏格兰地区的失败，也无法与２０１５年工党在苏格兰一败涂地的景象相提并论，这从侧面反映出苏格
兰民族认同的急剧增强。

（二）宗教矛盾下的二元对立
北爱尔兰一直处于分裂的边缘，英国在北爱尔兰长期实行的宗教歧视政策是不列颠民族认同

没有形成的社会前提。宗教在北爱尔兰社会生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北爱尔兰现有人口约
１８０万，①包括占多数信奉基督新教的英国垦殖者后代和占少数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岛原住民后
代。在北爱尔兰，社会成员普遍地按宗教信仰进行区分，新旧教徒成为其身份的标签。长期以来，
他们分而聚居，冲突不断，宗教信仰与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相结合，两个群体各自存在于独立的制度
结构下，塑造了两者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７２年之间的北爱尔兰政府，长期被新教
徒所控制。英国政府默认北爱尔兰政府在公共住房、就业分配、地方选举等方面对天主教徒进行公
开歧视，新教徒完全垄断了权力等级中最重要的位置，天主教所遭遇的暴力和歧视经历与宗教身份
重叠。② 另一方面，爱尔兰共和军的兴起也成为双方时而发生暴力冲突的因素。宗教差异作为民
族认同的基础，又成为结构性不平等的印记，北爱尔兰社会完全分裂为一个新旧教徒对立的二元社
会，新教徒视天主教徒为国家和平的阻碍。③ 从根本上来说，教义差异并不是冲突的形成原因，宗
教身份也只是一种身份标签意义，宗教被当作民族辨识标记，作为双方最便捷有效的区分标志存
在。但由于宗教方面的历史积怨，在关键的政治议题上，他们持完全抵触的观点。新教徒对英国在
北爱尔兰统治合法性高度认可，坚持北爱尔兰应留在英国。而长期被压制的天主教徒则更加偏重
于民族认同，对联合王国的认同很弱，他们追求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以保证所有爱尔兰人能够生
活在同一疆界中。这样的环境促成了双方在国家认同上的背道而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宗教认
同、民族归属与国家定位相互强化，进一步导致双方在国家认同上的对立。

三、化解之道：联合王国稳固国家认同根基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独立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政党政治背景和宗教因素，它是英国国家身

份认同危机的一个缩影，意味着英国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成果非常有限。从苏格兰到北爱尔
兰，对不列颠认同的减弱已成为威胁国家稳定的挑战。如今越来越多的英国国民不希望、不愿意或
无所谓成为“不列颠人”，而更认同自己是苏格兰人或北爱尔兰人。从维持“联合王国”统一的角度
来看，这样的倾向很可能导致英国的民族离散和国家分裂。“要解决有关国家认同意识的危机可
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④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总结了两种解决方案：首先，通过政治系
统的直接输出来获得民族的直接支持，通过对国家结构、规范和目标等典章的根本修改使国家行为
满足该民族的需求，适应该民族的价值观，即“特定支持”；⑤其次，改进利益表达方式，使成员获得
满足，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得到加强，即“散布性支持”。⑥ 英国政府正是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来稳
固联合王国的认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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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权力下放维持国家合法性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独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国家的分裂，这种分裂在有些情况下

是和平的，比如挪威脱离瑞典。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会造成分裂和社会动荡，所以国家统一成为维
系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维持国家统一通常依靠制度、利益诱惑甚至镇压，英国选择了允许相关方
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治的方式，即进行权力下放的国家宪政改革。权力下放是指权力从威斯敏斯
特议会和中央政府分散到各地方议会、政府的纵向放权行为。历史上，在英国民族国家构建和长期
的共同对外殖民过程中，由于国家自身的强大和共同利益的驱动，民族矛盾表现并不明显。但随着
各地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要求民族独立、民族自治的呼声越来越强。对此，英国开启了保持国家
完整性的改革道路。１９７８年英国通过了《苏格兰法》，其中规定只要满足４０％公民赞成的条件苏
格兰地方议会便能成立，１９９７年工党党首布莱尔进一步推行权力下放。政府于１９９７年５月推出公
投议案，赋予苏格兰设立议会及拥有浮动税收的权力。并于次年公布了《苏格兰法案》，通过后随
之设立有一定立法权的苏格兰议会，拉开了宪政改革的序幕。对于北爱尔兰，英国政府也采取权力
下放的方式来缓解紧张关系，增强大不列颠认同。１９９８年签署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建立了拥有
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北爱尔兰议会，除英国议会保留的权力外，移交给北爱尔兰议会教育、卫生、住房
和社会保障所有的社会政策权力。① 并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成立了第一个民族主义派与统一派联合组
成的北爱尔兰地方自治政府，这意味着英国政府正式结束了２７年来对北爱尔兰的直接统治。

（二）以改进机制缓和社会矛盾
对于苏格兰，英国政府在意识到独立运动的威胁后，不断对苏格兰采取扶持政策，包括对“苏

格兰硅谷”增加投资以拉动就业，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对文化活动的拨款以
体现政府对苏格兰文化的重视。在北爱尔兰，长期以来英国对天主教徒的歧视政策导致天主教徒
对新教徒的排斥，并且视新教徒为爱尔兰统一的最大阻碍，从而出现爱尔兰共和军等以军事暴力来
对抗结构性暴力的情况。认同来源于公民对处理人际交往关系的规矩和制度的认可。如果天主教
徒对这种权利与义务、价值创造和价值享受的体制性安排持否定态度，必然消解其原本就不为多的
政治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建立在多元背景下对不同信仰群体的接纳与调和，能使宗教与民主政
治共存，并为国家认同的形成奠定基础。从１９８５年开始，英国和北爱尔兰共同制定了涵盖社会生
活众多方面的规定，如１９９８年签署的《北爱尔兰和平协议》指出政治、经济、社会上一切依据宗教
划分人群的歧视性政策和行为都是违法的，这为北爱尔兰的宗教宽容提供了法律依据。之后，一些
宗教领袖出版了关于宗教和解的书籍，教会也发起了“和平与和解组织”等反对宗教冲突的活动。②
同时，政府还在２００１年出台了“共同未来”的方案以调和北爱尔兰地区不同信仰群体间的关系，并
且为改善宗教关系设立了招收不同信仰学生的联合学校，阻止了各自教会主导下教育系统的分裂。
通过以上措施，缓解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分歧，消减了天主教作为“受害者”、“反新教”存在
的自我定位，使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天主教徒难以形成不列颠认同的状况得以改善。

四、未来图景：坎坷不平的联合之路
国家认同与民族主义本不互相排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以共同文化和历史记忆为基础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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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具有增强民族自身力量的重要功能。但在多民族国家中，如果国内政治发展不平衡，非主体
民族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和地位，或者在社会交往中受到歧视时，就容易产生民族分离主
义，消解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受到威胁时，英国形成的政治共识是：权力下放将扼杀
民族分离主义的势头。在权力下放的公民投票开启时，布莱尔曾说：“权力下放将‘巩固’联盟”。①
权力下放的目的是改进当前治理模式以保证地区稳定。但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
在英国实行权力下放是危险的，地方议会的成立导致权力的分裂并给独立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空间。
同时，苏格兰议会打破传统的选举制使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易取得多数席位，在某种意义上
这也为独立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机会，从而使英国国家认同面临分裂的危机。正如米切尔所述：“一
个松散的联盟是本可以避免的权力下放的产物。”②

然而，从支持苏格兰独立的统计数据上来看，自权力下放实施以来，苏格兰要求独立的声音一
直维持在３０％左右。权力下放缓解了民族分离主义给联合王国所带来的分裂压力，在很大程度上
化解了国家认同的危机，以让权的方式避免了整个国家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崩溃。尽管权力下放在
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分离运动提供了活动空间，但如果不是权力下放的施行，各构成国民众对英国政
府的不满和脱离英国的意愿很可能更加强烈。事实上，苏格兰人独立的意愿明显上升则是发生在
苏格兰独立公投之后，直至英国脱欧公投后升至最高点。

图１：苏格兰独立的支持率

数据来源：Ｎａｔｃ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ａｔｃｅｎ．ａｃ．ｕｋ／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
在英国，历史上与英格兰的积怨使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对英国的感情十分淡漠，他

们对欧洲的认同反而更强，在苏格兰还有“联欧抗英”的历史。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３日的脱欧公投结果
使苏格兰人非常不满，可以说，脱欧公投不可避免地成为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助推器，为２０１２年后逐
渐高涨的分离运动注入更加强劲的能量。当前，在首相特蕾莎·梅即将就如何脱欧与欧盟进行谈
判时，苏格兰地方议会通过了第二次独立公投提案，苏格兰民族党认为联合政府违背苏格兰人民意
愿，使其被迫脱欧，要求再次进行公投。的确，从去年的脱欧投票地图来看，苏格兰留在欧洲的意愿
较强，所以苏格兰民族党据此希望在英国脱欧之前脱英，成为独立的国家，然后再申请欧盟成员国
资格，在欧盟中充当英国的角色。对此，特蕾莎·梅明确回应，苏格兰政府不应该再将国家的未来
作为玩弄政治游戏的手段，在英国完成脱欧之前不会同意苏格兰独立公投。从欧盟来看，西班牙因
担心国内分离意愿强烈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受到鼓舞，一直明确反对苏格兰加入欧盟，表示一定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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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否决票将苏格兰拒之门外。可以预见，苏格兰脱英入欧之路并不平坦。但无论如何，苏格
兰民族党二次公投的诉求使英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分裂危机。再看北爱尔兰，英国脱离欧盟之后，
意味着将爱尔兰岛的一分为二的国界线将成为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外部边界。英国计划牺牲欧洲单
一市场准入权以收回边界控制权，表示在英国完全脱欧之后这里将进行入境检查，往来不便的情况
必将发生，这使与爱尔兰有着密切关系的很多北爱尔兰人很难接受。另外，北爱尔兰最大的爱尔兰
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宣布，他们希望也能开始独立公投，而且越快越好。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９日，英
国触发了《里斯本条约》第五十条，特蕾莎·梅表示：“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从此开始没有回头路，英
国将要脱离欧盟，我们要制定自己的法律，我们将利用这个机会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英国，一个让
子孙自豪的家园”，①她号召英国国民团结一致，然而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却渐生独立之意，让本就脆
弱的国家认同又添新伤。随后特蕾莎·梅宣布在２０１７年６月８日提前进行大选，意在趁工党党内
一片混乱之时，扩大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以减少脱欧谈判中的掣肘。保守党本想民气可用，不
料却误判形势，选举结果反而较上届损失了１７个席位，出现了悬浮议会的尴尬局面，不得已与北爱
尔兰新教政党民主统一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此“混乱的联盟”只能徒增脱欧谈判的不确定性。不
过，这次大选也并非百害而无一利，苏格兰民族党在大选中仅获得３５席，也昭示着苏格兰独立的风
头暂时告一段落。

从长远来看，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独立派所追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国家，以及所宣称独立
之后的种种美好愿景，实现的希望都非常渺茫。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没有成熟政治文化的新兴
独立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会很弱，这些都是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要考虑的问题。同时，英国议
会也不会轻易同意已经偏离初衷的公投要求。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脱离欧盟之后的联合王国
分离成几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很小，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联合王国内。但是，联合王国未
来发展道路上充满荆棘的状况是毋庸置疑的。如今越来越少的人称自己为不列颠人，而纷纷以各
自有别的民族自称，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窄化的问题日益凸显，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依靠英国政治家们
的智慧。英国还需要面对许多难题：如何促进国家内部的国民以统一的身份相互认同，如何用渐进
的方式调和各方利益，缓和分裂情绪给英国社会造成的持久震荡，以增强对内的凝聚力，从而实现
特蕾莎·梅所说的建立更强大、更公平英国的期望。

五、坚守道路自信：联合王国国家认同危机的启示
正亨廷顿所述：“当国家生存受到严重挑战时，推迟其衰亡和遏制其解体的办法就是重新振作

国民身份意识和共有的价值观。”②英国民族国家建构中各构成民族或因共同利益结合，或因殖民
地演变而来。与英国不同，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共同历史渊源和灿烂的中华文化。
但英国国家认同危机的教训，依旧对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理论层面上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大臣亚历克斯·萨尔蒙德

签署了《爱丁堡协议》。在该份协议中，年满１６周岁的苏格兰人在２０１４年秋可以通过公投方式来
决定是否留在英国。在当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始终面对着一系列的民族矛盾与纠纷，面临民族独
立呼声高涨的情况，英国选择了独立公投的方式。虽然结果是５５． ３％的苏格兰人选择留在英国，
但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是给英国留下难以抚平的裂痕。独立公投所标榜的国际法依据是民族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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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倡导者所奉行的是“一族一国”理念，当民主投票这一决策形式与片面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和错
误的“一族一国”理念相联系时，公投成为民族分离主义者破坏国家统一、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手
段。民族自决权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其行使有相应限制，其主体限于以下
三种：一是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民族；二是处在外国军事侵略和占
领下的民族；三是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①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指国家领土内的所
有民族，而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投票主体仅包括苏格兰人，由一个民族决定国家的某一部分是否独
立，这明显是对民族自决权的曲解和滥用。同样，西方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一族一国”理念所宣
称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已是历史，即便欧盟也早已承诺尊重现有成员国的主权。在当今以多
民族国家为主要构成的世界格局中既不合时宜又不具有可实施性。国家主权原则处于最高位置，
如果任意一个民族和地区都通过公投主张与国家分离，那么多民族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将不复存在。
可见，运用公投解决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理论根源上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理论的错误运用和解读为英国各构成民族的分离提供了“合理性”，是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根
源，这对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西方“一族一国”等理论的日渐式微证明没有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政策可以直接套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唯
一正确道路，是我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一项成功的民族治理制度模式，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并推行了以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
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核心的民族理论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思想，走出了中
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尊重历史，符合现实，顺应民心，正如习近平在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中提到的“新中国成立６５周年以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
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② 因此
我们无需妄自菲薄，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但鉴于民族问题具有敏感
性、连锁性和国际性等特点，英国所面临国家认同危机的教训依旧对我国具有警示意义，我们应不
骄不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二）实践层面上继续完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苏格兰独立运动的进程中，利益纠葛下的政党间斗争对此起

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工党为与保守党争夺苏格兰地区选票同意苏格兰地方议会成立，却成为苏格兰
民族党上台及其随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助推器。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好的关系，这一制度较好地避免了政党间的不
良斗争对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我们国家民族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
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强调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只要我们牢
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我们的民族团结
统一在政治上就是有充分保障的。”③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取得了飞跃发展，这一方面
对民族地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差异和社会阶层分
化的情况也更容易引起国内外分裂势力挑拨离间的活动。这更加警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团
结中华民族的唯一政治力量，要想实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

９１

坚守中国道路自信：对英国国家认同危机的反思　

①

②

③

人民网，《人民日报：什么是民族自决权》，载ｈｔｔｐ：／ ／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４０５５１ ／ ３３９６５９１． ｈｔｍｌ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



第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英国的情况来谈，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对立主要体
现为双方主体在权力、资源上进行的争夺。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当某个民族的成员不满于目前制
度框架内的权利保障或资源分配、又不能通过正当的程序进行调解时，民族问题就有可能发生。但
如果民族成员认为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对平等，国家政权对民族地区的公共权力和资源分配也相对
公平时，民族认同就会提升至对国家认同的高度，视维护祖国统一为最终目的。具体到我国，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下地方自治机关既行使一般的行政权力，又行使适应当地少数民族特点、保护少数民
族利益的自治权，通过调动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各民族对国家政治系统
的熟知，从而进一步形成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维
护了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同时也保障了国家的统一领导，是统一和自治、民族因素和区
域因素的正确结合，给国家整合和民族自身发展都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国家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
到少数民族的发展中，少数民族也在承认国家合法性的前提下合理运用民族自治权，实现了民族认
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这一项制度通过调动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自我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
务，进一步增强了自治地方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提高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
同的内在统一和高度结合的认识，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执行领域落实各项职责，逐步理顺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事权关系，更加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充分认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性。英国对北爱尔兰、苏格兰地区发展的不重
视是民族分离主义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北爱尔兰，英国政府长期实行宗教歧视政策；而在苏格
兰，北海油田的收入归中央政府统收统分，这令苏格兰人非常不满。对于我国来说，国家高度重视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不断推
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创新推进，民族地区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民族工作面临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
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
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
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①等“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在民族地区的表现最为突出。现代化过程为集中于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发展，但是和其
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差距的鸿沟却依然存在。目前民族地区人均ＧＤＰ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７８％，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③ 同时，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３０％以上，贫困发生率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脱
贫攻坚的难点、重点、短板，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可能是造成狭隘民族认同的隐患，我们应继续坚
持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进行缜密的顶层设计和差异
性的制度安排，全社会都要承担起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

第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着英国国力的衰弱，之前压抑的民族主义抬头，从２０世
纪初开始的全球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直接推动了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歌猛进，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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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源于各民族成员间并没有形成紧密联系的纽带，而是割裂为几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卓有成效地避免了出现民族分离的可能。英国国家认同
危机的发生启示我们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① 五句话中的每一句话都体现了团
结统一的思想主旨，是对民族团结宝贵经验的凝练，更为未来民族团结工作指明了方向。民族团结
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对于高度凝聚人心、防范
和打击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
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
同，中华民族才有源源不断的思想力量和现实力量，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要加强民族团
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原因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不懈地深化
民族团结教育，既要把民族团结工作的内容与当前的形势、任务紧密结合，同时也要不断拓展新方
法、新途径，努力实现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过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美好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所遭遇到的国家认同危机是多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遭遇挑战的一个缩
影。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无法一劳永逸，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持续过程，伴随国家外部环境
的冲击和内部条件的改变，国家认同建构需要不断进行新的补充。而面临层出不穷的新压力和新
挑战，怎样有效加强国家认同，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做出回答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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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小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北京，１０００８１；李安然，硕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２０１６
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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